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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作品名稱 六足的遊行 

葉毅維終於安頓好他的身家行李，坐在書桌椅上長噓了一口氣。 

過完春假便開始了新學期和新生活。尤其是住宿方面，離開宿舍的外宿生活，就此

拉開帷幕。雖然沒有找到本來想要的分租套房，但能在學校附近租到簡單乾淨的雅房，也

算是萬幸了。 

套房不大，隔成兩個雅房，家具和格局等卻也應有盡有。一進玄關入眼便是小小的

客廳連接著陽台，簡單的沙發﹑電視構成愜意的畫面，不低的樓層數也讓市區的天空看起

來乾淨了一些。儘管一起同住的室友並不認識稍微令人緊張，但他已經夠知足了。 

日子的齒輪持續運轉，也一往平淡如昔。一個雨後初見太陽的下午，葉毅維推開大

門，隨即就在客廳見到了見到了他的室友。對方一身簡單的白灰色調居家服，黑色圓框眼

鏡掛在臉上盡是慵懶；深黑短髮有些亂翹，抱著小說窩在沙發上，靜靜的披著一肩陽光。

據說是同年級不同系的同學，然而一直沒有互動也沒有交流。老實說，對方長的還挺好看

的，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讓葉毅維下意識的覺得彼此很有距離感。 

四目相對，空氣有些尷尬。葉毅維簡單點個頭，原本打算直接溜進房間，卻被室友

叫住了。 

「你怕蟲嗎？」 

「蛤？」葉毅維怎麼樣也沒有想到他們的第一句對話會是這個樣子。 

「我房間有蟲，你怕嗎？」對方的表情很平淡，雖然音調有點微妙。 

「倒是不怕啦。」 

「那拜託你了。」對方轉手抄起拖鞋，極為誠懇地塞進葉毅維手裡，眼神透過鏡片

有些閃閃發亮。還來不及反應，對方已經打開他的房門，催促似的輕推，把葉毅維推進他

的房間。 

格局基本上跟葉毅維的房間差不多，然而私人物品卻很少，多半是書，整個房間透

著一股紙張特有的氣息。兩分鐘之後葉毅維就翻出了那隻六足生物，很小，了不起一點五

公分大。他不禁笑了出來，老實說如果太大隻他還是有些猶豫的，但是這種要解決就很輕

鬆了。 

「不要笑啦。我就是比他還膽小嘛。」恐懼來源被確實的抹除，放鬆下來之後也不

禁有些困窘。 

「我倒不是那個意思啦，而且人總是會有幾樣懼怕的事情嘛。」葉毅維解釋似的

說：「那，問題解決了吧。呃......同學......」 

「李翔宇。」 

「好，總之，這樣就行了嗎？」 

「對，感謝。」李翔宇很快的回復了那種平靜如水的模樣，給人的感覺和外頭的冬

末暖陽倒有幾分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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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經過，兩人終於漸漸有了交流。有空時一起吃晚餐，假日偶爾一起出去走

走，也算過的比以前充實些。平常不算話多的李翔宇偶爾也會有興致高漲的時候，但即便

是這種時候，葉毅維依舊覺得兩個人之間存在著微妙的距離感。 

時程運轉，繁忙的學期在不經意間持續流逝，終於熬過了期中。過了幾天沒日沒夜

的生活後，葉毅維發現，李翔宇似乎越來越常睡在沙發上。常常外套都不穿，燈也不關，

就這麼攤著便睡著。 

經過幾次不輕不重的感冒之後，葉毅維終於忍不住了：「你怎麼老是睡在沙發上，

你房間又有蟲子嗎？」 

「沒有。」剛從沙發上爬起來的李翔宇看起來有些疲累。通常葉毅維起床時只要看

到他睡在沙發上便會叫他起來，要是接下來沒有其他事情他就會爬回床上繼續睡。 

即便內心滿是疑惑，葉毅維也沒有再多追究下去。這周末海邊有市集，可以的話他

想盡早出門去看看。 

悠閒的周六午後，簡單整理後他們就出發了，儘管李翔宇還是在葉毅維出門前五分

鐘才決定要一起去的，耽誤了不少時間。公車上，人群上上下下始終不見總數減少。葉毅

維戴上耳機，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幾乎與外界盡數隔離。等到李翔宇大力的推了推他的

手，他才注意到讓坐的問題，自然而然領略到了行動不便的老太太一頓「教誨」。 

儘管葉毅維當下也感到有些尷尬，但幾分鐘之後也就過去了。李翔宇就對此感到相

當不滿了，即使目的地抵達還是不見釋懷。 

「人家總歸是好意提醒我就算帶著耳機也要注意周圍環境啦，你幹嘛這麼耿耿於懷

啊。」葉毅維嘗試勸解，雖然有些無果。 

「當下就能確實傳達到才叫好意，你這種要求對方思考而勉強得出來的結論我可不

敢恭維。」李翔宇語氣難得的有些尖銳，看著一臉茫然的葉毅維說：「也就是說，這種

『我是為了你好』的思維讓我覺得很無解。真正為了對方著想的話，不是該由自己思考，

怎麼在第一現場就傳達到自己的意思嗎？」 

「這樣也太嚴苛了吧。」 

「我沒有嚴苛，是太多人都藉著善意的藉口行利己之事。」 

「剛剛那個也稱不上利己吧。」 

「把你訓一頓又不是真的擔心你，反正最多也只是抱持著自己的價值觀去撲滅他的

的想法，這樣子就是利己。」 

「你也想的太多了。」 

「我沒有。」 

幸好深邃而湛藍的海洋很快就出現他們眼前，人聲鼎沸很快就蓋過這種意見相左的

尷尬趕。波光粼粼的海面和清澈的海風相當令人放鬆，適度的陽光﹑藍天與輕雲恰當的共

構成剛剛好的天氣，那天的下午他們依舊玩得很盡興。 

說實話市集也只是一個藉口，葉毅維覺得，或許他自己只是想看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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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宇睡在沙發上的次數增加了，幾乎夜夜如此。 

葉毅維真的不懂沙發上有什麼好睡的。要是沙發床的話還可以理解，問題是這種出

租小公寓的沙發真的稱不上太舒適啊，連房東偶爾過來看看的時候都叨唸了好幾次。 

即使問了也不說， 

好奇心很快就蔓延成了擔心。葉毅維也想過要在半夜確認一下李翔宇在幹嘛，然而

他是那種很需要睡眠又睡很熟的類型，熬不了夜，一旦睡著往往起床都已經天亮，完完全

全的心有餘而力不足。 

葉毅維逐漸浮起想偷架攝影機的念頭。 

 即使知道這樣已經超出了道德的標準，甚至已經是犯罪了。但是葉毅維還是真的弄來

了小型的行車紀錄器，塞進了層架的雜物之間。 

理性與感性不斷交纏，最終還是擔心的心情獲得了勝利。總之只要事後將記憶卡完

全的銷毀就可以了，也不是為了什麼犯罪用途，沒關係的吧？ 

 一切相當順利，隔天果然不出所料的，李翔宇也睡在沙發上。不知道是不是睡眠品質

的緣故，他的黑眼圈已經從偶爾出現變成定居在他的眼下，整個人都陰沉了不少。當天晚

上下課回來後，葉毅維安全的回收了攝影機。 

 

猶豫了幾回，他還是用電腦打開了紀錄檔案，稍微調快了影像速度。 

 

一開始就如同葉毅維所知道的那樣，李翔宇習慣在十一點多洗好澡，半濕著頭髮﹑

掛著毛巾的坐在沙發上。一邊是小說﹑一邊是手機，就這麼交替著看。過程中即使哈欠連

連，他也不願意起身去房間裡睡。就這麼過了數個小時，天色漸漸在尾端亮起一抹橘紅色

之時，李翔宇起身了，走到了畫面邊線，靜靜面朝窗外的站著。看不到臉，看不到表情，

但是他回到沙發上時，臉上掛著清晰無比的淚痕。 

葉毅維有些嚇到了，李翔宇從來沒有表現過這麼清楚的情緒，至少在他面前沒有。 

究竟是遇到什麼樣的事情，還是怎麼樣的回憶，讓李翔宇這樣沒什麼波瀾的人每天

都這樣在拂曉時分掉眼淚？ 

畫面持續，哭過之後感覺更累了的李翔宇，回到沙發上繼續抱著手機滑，然而在數

分鐘之內就睡著了。 

葉毅維按下暫停鍵，感受有些複雜，剛剛看到的東西對他來說有些資訊量過大了。

然而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或可以解決的問題，這種程度的情報也沒辦法讓他做出一點幫助

李翔宇的事，除了盡可能早起把他趕進房間以外。不知道為什摩他有點後悔了，儘管木已

成舟也來不及了。 

他把記憶卡拔出來折斷了。他本來就無意做什麼惡事，現在也算履行了自己的承

諾。 

 

當天難得的，李翔宇主動約了葉毅維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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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毅維努力想保持正常的狀態，不知道是不是心虛的關係，感覺氣氛相當微妙。李

翔宇倒是有些反常，話多了不少，不斷講著今天發生的瑣事，其中少不了抱怨幾句。 

葉毅維此時不斷不斷的想到李翔宇哭泣的樣子，想問卻也不知如何開口，畢竟他的

行為總歸是偷拍。 

晚餐就這麼平常的結束了。 

然而，這是葉毅維最後一次見到李翔宇如此生動的樣子。 

 

李翔宇不見了。 

葉毅維接到這個消息時，頓時陷入了疑惑與擔心之中。 

他是確實好幾天沒看到李翔宇了沒錯，但是期末將近，大家都忙得不得了。就連李

翔宇都停止睡在沙發上，每天報告考試忙進忙出，兩個人即使在同一個屋簷之下也鮮少有

交集。 

急急忙忙回到租屋處，看過李翔宇的室內鞋依舊擺在門口，一瞬之間葉毅維也不知

道該怎麼辦。 

以前他一直覺得自己是挺了解李翔宇的，現在他仔細思量才發現，對於李翔宇可能

會出現的地點﹑可能聯絡的人等等，一無所知。一番苦思無所收穫，漫漫等待也沒有動

靜，這幾天幾乎沒什麼睡的葉毅維終於還是敗給了睡意，坐在沙發上睏的闔上了眼睛。 

 

意識迷離中，他彷彿看到了花。蒼銀而細小的花，仔細嗅著還有些墨水香。 

起初只有幾片花瓣，不知道何時開始逐漸變成了數朵完整的花，然後漸漸變成無際

花海。他站在花海之中，環顧廣闊的景色。朝陽和煦﹑天空蔚藍，巨大的積雨雲掛在空

中。風吹得很輕柔，一過便是百花舞動。腳底的地似乎不是一般的土壤，顏色更淺野更結

實一些。硬要說的話，有幾分像陳舊堆灰﹑即將成為蠹魚大餐的牛皮紙。 

葉毅維本能地覺得這副景象相當虛浮。但是無法否認，這樣的景致當真過分美麗，

有些無法自拔。 

炫目之中，他也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只覺得陽光照射的地方似乎換了個位置。不

想移動也不想有任何動作，只是靜靜站在原地，看著天空一絲一絲染上橘色，將暖陽換成

協陽。陣風過面而行，帶起花瓣們在黃昏背景中翩翩起舞，綻放著不復重來的絕代風華。 

世界很靜，只剩心跳和風的聲音。暖暖的陽光灑落﹑不算強勁的清風吹拂著疲倦的

身體，舒心的彷彿可以持續到永遠。 

正當花舞填滿了他的瞳孔時，有個黑色的影子竄入了他的眼角。似乎是到人影，有

些模糊。葉毅維不清楚是不是因為所有視線都被佔據了的緣故，總之他想也沒想的忽視了

那道影子。 

影子一路靠近，沿途不斷踐踏著花海，他忽視了。 

陽光減退了﹑風漸漸停了，海天一線的景色也開始出現了盡頭，他也忽視了。 

影子彎下了腰，伸出了手，擅自碰上纖細的幼莖，他全都看見了，卻也還是忽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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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被連根拔起的瞬間，霎時開始了腐朽的開關，滿天舞蹈突然失去了顏色。以影

子為擴散的中心，花海開始腐朽。花蕊之間開始湧出腐爛的臭泥，褪去那些花朵僅存的色

彩。逐漸的，連大地也開始衰敗，葉毅維開始感覺到立足之地正在失去。 

終於意識到不對勁。他不斷地嘗試做點什麼來留在這個堪比伊甸美景的地方，然而

盡是無用功。打從那道影子被忽視開始，一切都來不及了。他想抓住點什麼，伸手卻盡是

抓不住的空虛；想要張口呼救，嗓子卻彷彿被什麼東西掐住似的，一絲聲音都發不出來。 

他開始下墜，裂解的大地產生的黑洞彷彿無止盡似的，無情的吞噬了他。他最後所

能看到的，似乎是那道黑影站在已經成為泥潭的花海之中，有如嗅到血液的鯊魚一樣，欣

喜不已的樣子...... 

 

葉毅維在陽光照拂下睜開了眼睛。 

方才的夢境真實的過份，所有細節一筆一畫都被勾勒的清清楚楚，一時之間竟有些

和現實無法區分了。 

透過落地窗照進來的太陽，灑在臉上有些歪曲。他稍微按摩了一下因為坐睡而僵硬

的肩頸，一邊拿起手機確認時間，差不多睡了四個小時。這段時間內，精巧的智慧型手機

依然沒有為他接收到關於李翔宇的消息。 

腰酸背痛的，葉毅維心想，那人到底是怎樣才能有事沒事就睡沙發還生龍活虎的

呢？ 

視線一轉，他看著電視上面﹑鑲在牆上的層架，想起了前幾天自己的所作所為。 

關著的電視螢幕猶如一片漆黑的鏡子倒映著他的身影。不知道怎麼的，他也想起了

夢中猖狂的黑影。越想越發毛骨悚然，同時幾乎是本能性的作嘔湧上喉頭。葉毅維在一陣

乾咳之後趕緊將頭撇開看向桌子上的小說，揣測著每一本的內容，試圖轉移注意力來讓自

己好過一點。 

熟悉的國字看起來都好陌生，只有一句話還能勉強在他的眼睛裡留下一點殘餘的焦

點。 

「我若是花，必定渴望被攀折。但要在我完全盛開之後。」 

窗台的一隅，小小的黑色螞蟻仍然排成整齊的隊伍，汲汲營營又不失從容的行走

著。一往如常，平淡的有些詭異。陽光透過落地窗灑進角落裡的玻璃花瓶，灑在那幾隻肆

意綻放的向日葵上。輕細的花瓣上染上了午後陽光的色彩，艷濃的配色簡直直直刺進他的

眼睛裡，刺的他幾乎要閉上了雙眼。 

突然之間意識到了不對勁，他起身翻出小小的攝影機，再照著當時的記憶安裝回層

架上。坐回沙發上，下午三點鐘左右的太陽，灑落了半個客廳，剛剛好的角度照在了攝影

機的鏡上，隨即彈上了葉毅維的臉。 

當天他是晚上才把攝影機收回的...... 

葉毅維幾乎可以說是連滾帶爬的起身，顧不得一切﹑幾乎是用撞的打開李翔宇的房

門。乾淨的房間有些空曠，除了成堆的書以外彷彿沒有生活過的痕跡。窗下的寬廣書桌放

著一張紙，微黃的紙面上散著待放花苞似的的筆跡，灰黑墨水一筆一畫的甚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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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理解，儘管不代表我能原諒。即使我知道你是好意。」 

 

空氣的溫度急遽冷卻，沿著鼻腔一路竄動到心間，有那麼一瞬間攻佔了胸口鼓動的

熱源，而後逕自消失，只剩耳膜還能隱隱感受到機械般麻木而快速的心臟律動。 

視線因為緊張而搖動著。他想起來了，想起了李翔宇曾經說過的那句話。 

 

「太多人都藉著善意的藉口行利己之事。」 

 

葉毅維想著，自己是為了真的為了擔心呢？還是為了其他理由？ 

他轉身離開了李翔宇的房間，五感漸漸被空墜感所取代。額角還能感受到脈搏，喉

嚨有點發緊，再回過神他已經又坐回沙發上。 

沒有關緊的窗戶鑽進了幾縷輕風，花影搖動，不知哪家的風鈴聲也一起走了進來。 

夏天要開始了。 

他想起那時，兩人一起從海邊回來的公車上，李翔宇的表情。李翔宇每次搭車一定

往靠窗的座位塞，容易暈車的他整趟路程中若不是在睡覺便是看著窗外，這是葉毅維從一

開始便發現的事。 

那天回來時已是黃昏，斜陽打在李翔宇臉上，他難得的看了幾分鐘就把窗簾拉上，

轉而滑起手機來了。 

「真難得，你竟然會寧可看手機。」葉毅維懶懶的說。 

「喜歡歸喜歡啦，」李翔宇眼睛有些發紅，深邃的雙眼裡除了血絲外，還帶著些許

落寞的意味：「但果然還是有點太刺眼了吧，照到其他人的話就不太好了呢。」 

「這麼溫柔？」葉毅維有點揶揄地說。 

「溫柔大概是這界上最難的事吧，」李翔宇頭也不抬的回答：「我不會，太困難

了。」 

明明只是回憶的枝微末節，細碎到葉毅維甚至不記得當時自己做出了什麼反應。但

不知為何，當時沒有記住的畫面，此刻完完整整的浮現了出來。 

 

四季環轉，從未稍事停歇。蕭瑟的秋天離開，蒼嚴的冬天退去，騷亂的春天也消散

了。累積了找尋、試探和漫長等待後，現在正是適合漫步的六月天。睜開雙眼，清晰悠遠

的藍天和積雨雲爬進他的視線，是葉毅維最喜歡的景色之一。 

而那雙腳，踩著比輕弱六足更為纖細的步伐，是否在這樣的景色之外，踏及了更為

溫柔和成熟的夏天？ 

儘管思緒模糊，但葉毅維明白，花在盛開之前就已經被折下了。 

原本的李翔宇不會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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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還是能讓你知道一下的。因為害怕受傷而無法真實面對他人的我，終究只是

深愛自己的膽小鬼。這樣的我，我實在感到不齒，但又無法自拔對自己的愛護。老實說我

真的還蠻怕你，因為我無法提供等值的回報。你們的溫柔輕而易舉，而我經過反覆思考仍

然會被恐懼所擊敗。 

我不是多好的人，我明白的。那些我所擁有的﹑不多的善性全來自我的自私。自己

是想得到肯定才驅使自己勉強做個『好人』的吧，我這麼想著。那種畫皮之下﹑孑然一身

的絕望感曾經幾乎把我壓垮。我並非沒有得以伸手之處，但我明白的，我只是在散佈瘴氣

烏煙，人類不是空氣清淨機；再堅強的人，遲早有一天，自己也會慢性的腐蝕他所有的堅

強。 

這種絕望的孤獨感，總能讓我從深夜發呆到日出。某天我想通了，一切都是對我這

種人的天譴。 

以上字句你都可以當作過眼煙雲，我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僅此而已。」 

 在葉毅維所不知道的某個地方，李翔宇點起打火機，將這封原本要交給對方的信燒成

眷戀不捨的餘灰。 

 葉毅維不需要知道的。 

 

 李翔宇終於感覺有生以來，第一次學會了溫柔。 

 

 


